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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明月在，
照彻古和今。

南朝梁韵遗梦，
风雨几回吟。

岁月悠悠如矢，
淘尽沧桑兴废，
默默鉴浮沉。
当此中秋夜，
皓魄满琼林。

清辉下，
思过往，
意难禁。

旧痕历历，
多少故事月中寻。
遥想曾经烽火，
还望今朝岱岳，
功过刻檀心。
愿借天边月，
长照后来人。

水调歌头
吴传训

红旗飘扬在湛蓝天空
国庆的欢歌奏响四方
金色阳光洒遍大地

祖国山河闪耀着希望的光
长城如龙盘踞在山岗

见证岁月的沧桑与辉煌
黄河奔腾奏响雄浑乐章
那是民族不屈的力量
五岳巍峨耸立入云端

彰显着祖国的豪迈气概
江南水乡如诗如画
塞北风光壮美豪迈
国庆佳节万众欢腾

心中的热爱如火焰般燃烧
为祖国的繁荣而骄傲

为民族的复兴而奋勇前行
我们用青春书写誓言
我们用奋斗铸就梦想
礼赞山河，礼赞祖国

让未来在希望中绽放光芒

山河礼赞
吴 昆

秋风渐凉，携着秋果熟透的馨香，又一个节气走来了
——秋分。每年公历9月23日前后，太阳到达黄经180°时
为秋分。

秋分像一把剪刀，将秋天分成了两半。汉代董仲舒所著
的《春秋繁露》中记载：“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故昼夜均而寒
暑平。“秋分”的意思有二：一是按我国古代以立春、立夏、立
秋、立冬为四季开始划分四季，秋分日居于秋季90天之中，
平分了秋季；二是在秋分这天，太阳直射赤道，将昼夜平分。

秋分时节，我国长江流域及其以北的广大地区，日平均
气温都降到了22摄氏度以下，为物候上的秋天了。此时，来
自北方的冷空气一次次南下，与逐渐衰减的暖湿空气相遇，
产生一次次的降水，气温也一次次地下降。正如人们所常说
的那样，已经到了“一场秋雨一场寒”的时候。而在东北地区
降温早的时候，秋分时节也会见霜。

总体来看，时节到了秋分之后，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呈现
出一片秋高气爽、丹桂飘香的景象。

“三秋”大忙，贵在“早”字。及时抢收秋收作物，可免受
早霜冻和连阴雨的危害，适时早播冬作物，可争取充分利用
冬前的热量资源，培育壮苗安全越冬，为来年丰产奠定基础。

据考证，我国很早以前就以秋分作为耕种的标志。汉末
崔寔在《四民月令》中写到：“凡种大小麦得白露节可种薄田，
秋分种中田，后十日种美田。”

因此，在这一时节，全国各地的农民均显得格外紧张。
东北地区开始收割水稻、玉米、高梁和大豆。华北地区秋收
工作已经进入末尾，人们开始抓准时机播种小麦。对此，该
地区还流传着不少谚语，诸如“秋分麦入土”、“白露早，寒露
迟，秋分种麦正当时”、“麦种八月土，不种九月墒”等等。

古代时，秋分曾是传统的“祭月节”，在这一天要祭月
神。月神又叫“太阴星主”、“月宫娘娘”、“月光菩萨”等。

月神崇拜，在中国由来已久。在世界各国也很普遍，这
是源于古人信仰中的天体崇拜。古人对月亮的盈缺抱有极
大的神秘感，而月球表面上的不规则黑斑，又诱发出人们种
种幻想。

在古代漫漫长夜里，月亮给人带来了光明。夜空中最明
亮的自然是月亮，所以月亮又称“大明”，并常与太阳并称。
汉字“明”字是个会意字，即“日月为明”。月亮以其光明，给
人们的生活和生产带来便利，当然就受到人们的喜爱和崇
拜。

古时祭祀月神，是被列入国家典制的。古代典籍《礼记》
中记载：“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朝日之朝，夕月之夕。”这里
的“夕月之夕”，指的便正是夜晚祭祀月神。

早在周代时，祭月的礼仪已经十分完备。周天子命人于
北门外建月坛，名曰“夜明”。祭月所用牲和币皆为赤色，所
奏之乐则与祭五帝用乐相同，以珪壁礼神。秦汉时期，祭月
在皇家礼仪中继续传承。秦时，各地均建有日月祠。秦始皇
曾祭日于成山，祭月于莱山。

汉武帝时，专设“太乙坛”祭日月，黎明向东方拜日行朝
日礼，夜晚向西方拜月行夕月礼。

隋唐直至明清历代，皆沿袭秋分祭月的礼仪。明世宗时
期，还在北京修建“夕月坛”，专供天子于秋分设坛在夜晚祭
祀月神，这就是现在的北京月坛公园。

随着时间的推移，原先为朝廷及上层贵族所奉行的祭月
礼仪，也逐渐流传到我国民间，并演变成为一种大众化的功
利性民俗活动。

与此同时，祭月的时间也发生了变化。由于秋分在农历
八月的日子每年不同，不一定都有圆月。而祭月无月，则是
大煞风景的事情。所以，后来就将祭月的时间由秋分日移到
了离秋分最近的满月日——中秋。

旧时，在秋分时节，我国农村的许多地区还有“走社”的
习俗。这一习俗的形成，与秋社的产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
系。

秋社是与春社相对应的，是源于古人所倡导的“春祈秋
报”的理念。汉代以前只有春社而无秋社，汉代以后开始有
春秋二社。

秋社日被定在立秋后的第五个戊日，即秋分前后。每逢
秋社，无论官家还是民间，都要在这一天祭祀土地神，以感谢
土地给人间带来丰收的日子。

旧时，逢社日，有钱或官宦人家在这一天要宴请宾朋。
而农家人则流行“走灶”，互送社饭、社酒。

在过去的农耕社会里，土地是农民唯一的资源。离开了
土地，就无法生存。因此，农民的住所固定，环聚一处，守望
相助，彼此之间的感情十分深厚，故而民间才会有“远亲不如
近邻”之说。

秋社之时，一年的辛劳，已经得到回报，彼此愉快的心情
无以复加。因此，各家各户都要拿出最丰盛的土产食品款待
或馈赠邻里，从而形成了“走社”的习俗。

在“走社”的同时，民间通常还要进行各式各样集会竞
技、社戏表演，热闹非凡。到了近代，随着秋社习俗的日益式
微，“走社”的习俗也渐渐地消失了。

但是，由秋社衍生出的社戏、庙会之类的民俗活动，至今
仍在我国民间的众多农村地区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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矫友田

“癞子媳妇生了！”“放牛的还是割猪草的？”乡下媳妇生孩
子后，大家最感兴趣的是孩子的性别，但一般不会直接问孩子
是男孩还是女孩，而是以“放牛的”代指男孩，以“割猪草的”代
指女孩。牛与猪是农人赖以生存的两大家畜，从人们关注出
生孩子性别的指代上便可见一斑。

以前，农家子弟中学以前的生活多与牛紧密相连。尤其
是儿童，他们与牛在一起的时间往往比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
还多。村里的小学生早上起床要先去放牛，早饭熟了才能牵
牛回家，吃完早饭再去上学。下午放学回家后的主要事情也
是放牛。

放牛的时间随季节变化而变化，夏天天亮得早，放牛是早
出晚归；冬天天亮得晚，放牛则晚出早归，遵循着日出而作、日
落而息的自然规律。

在乡下，多大的人做多大的事，没有吃闲饭的人，几岁的
小孩也是如此。我的哥哥五岁就开始了放牛生涯，母亲现在
还经常讲起，说哥哥牵着牛从门前走过，从侧面看去只能看到
牛。村里的孩子们经常一起放牛，年龄大的一边放牛一边兼
带弟妹。那时放牛不是单纯只放牛，大多数时候都会背上一
个背篓，或拾柴，或割猪草。我没有姐姐妹妹，家里割猪草的
事也就落到了我和哥哥身上。

放学后，我们一群孩子相互邀约，背着背篓、赶着牛出了
村子。到了山坡上，牛在一边吃草，我们在一边玩耍，只需保
持牛在大伙的视线内就行。放牛时刻乐趣多多，有时我们生
上一堆火，然后将土豆、红薯置于火中，一袋烟的功夫便可以
从火堆里掏出烧熟的土豆、红薯充饥。玉米成熟的季节，我们
掰下玉米棒子烤了吃或爆包谷花是常有的事。夏天天黑得
晚，我们常常瞒着大人在山上野炊，乱石砌灶，脸盆端水，年纪
大的负责炒菜做饭，年纪小的则拾柴生火，分工协作，人人有
份。往往饭菜还半生不熟之际，大家就迫不及待地折枝作筷，
席地而坐狼吞虎咽起来。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在山坡上学唱
山歌、玩躲猫猫或警察抓小偷等游戏，偶尔也模仿霍元甲、陈
真等武林高手与坏人对决、除暴安良……快到回家时分，大伙
赶紧将各自的背篓填满，太过贪玩没能拾到足够的柴或割到

足够数量猪草的伙伴，会央求大家伙儿帮忙。那时，小伙伴的
感情大多建立在放牛时的交往之中。

牛是农家宝，天气太热或太冷的时候都不能把牛赶出
门。热天是割草回来给牛吃，寒冬则给牛喂干草。我的生日
在夏天，地里的秧苗长得茂盛，田埂上的青草也绿得耀眼。记
得七岁生日那天，天气炎热，中午我背着背篓去田埂上割草喂
牛，有一段田埂需要站在水里才能将草割净。我脱下鞋子绾
起裤腿，右手持刀左手握草，镰刀飞舞之处杂草尽除。看着干
净的田埂，想着家里的老牛就要美美地咀嚼青草，我满心喜
悦。孰料，茂盛的草丛中有个马蜂窝，待我发现为时已晚，黑
压压的马蜂毫不客气地向我展开攻势，吓得我落荒而逃。还
好那是一种袖珍马蜂，个头不大，只有手上被蛰了几下。待它
们平静归巢后，我小心抱起放在田坎上的青草装进背篓。蜇
人的马蜂让我过了一个难忘的生日，等到我手上消肿后,我和
哥哥在一个晚上将那个马蜂窝给端掉了。

牛是有灵性的动物。我家曾经养过一头大水牯，健壮好
斗，体力超强，犁地时经常拉着我父亲一阵小跑。我和哥哥很
喜欢它，经常在它睡觉时帮它打蚊子、抓虱子、挠痒痒，它也待
我们如朋友，我们不是骑在它的背上，就是在它身下钻来钻
去。一次哥哥在田埂上睡着，大水牯小心翼翼走过去,生怕踩
了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用自己的身子为哥哥遮住阳光，哥
哥在它肚子下睡了好久，直到母亲把他叫醒。不过大水牯的
温顺只针对我们家人，生人很难靠近它的身体，所以叔叔到我
家牵牛犁地时总会叫上我或者哥哥，否则他们是牵不走牛的。

也有因为贪玩回家时找不到牛的时候，这时我们就在山
上学牛叫上一阵子，牛就会很快奔跑过来。但也有例外，一次
天快黑了，我们准备回家时发现牛不见了，我和哥哥寻着脚
印、闻着气息找寻，又放开嗓子焦急地呼唤，可牛始终没有出
现。最后我们回家硬着头皮把情况向父母报告，乡亲们组成
队伍上山开始地毯式的搜索，还是没有牛的踪影。大家准备
回家取来电筒继续找时，哥哥去茅房时发现牛在圈里卧着
呢。估计是我们久不回家，它等不及了自己回来了。父母长
长地松了口气，并没有责罚我和哥哥。

“三十亩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曾是中国农民
向往的幸福生活。过去田地多的农家一般都会喂两头牛，我
家最多的时候喂了三头牛，一头黄牛两头水牛。黄牛性子
野，生人难靠近，但我和哥哥却可以在它肚子下钻来钻去，或
者一起骑在它的背上回家。那两头水牛是母子，母牛很小的
时候就被父亲买回家，非常乖巧，记得一次放牧时它因为吃
了麦苗被我打了，从此以后它再没吃过麦苗。我曾希望尽我
所能让它寿终正寝，为它的生命画个句号，但因为我们要举
家搬出山村，水牛母子卖给了牛贩子。牛贩子牵它们出门的
时候，母牛眼里含满了泪水，我的母亲也别过头去，她眼里也
含满了泪水……我攥紧拳头没敢与它告别，这也成了我最大
的遗憾。

雨天放牛是个苦差事。那时我们穿的都是解放鞋，解放
鞋不能长时间与雨对抗，雨水慢慢浸湿帆布鞋面，锲而不舍地
往鞋里钻，鞋一进雨水，不仅鞋底滑，鞋内也滑。有时鞋底还
会被泥沾住，人往前走了，鞋却留在原地。鞋湿的时间久了，
回到家双脚被泡得泛白、脚底起皱纹。放牛时雨太大，披着蓑
衣、戴着斗笠也是不顶用的，雨水会漫漫浸湿衣服，让其冰冷
地贴在身上，所以至今我还记得“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亦
想归”的儿时场景。

最幸福的放牛时间莫过于庄稼收完之后。这时无需用绳
子把自己和牛连在一起，牛自由了，人也自由了。牛在一边吃
草，我们则可以在拾完柴或割完猪菜后坐在地上看小人书。
故事的精彩常常让人忘乎所以，但沉浸其中的我们不必担心
牛逃出了视野，因为田野里的庄稼都已归仓。我们可以躺在
光滑的石头上，双手当枕仰望天空，看云朵变幻成山川树木、
鸟兽虫鱼等等形状，轻飘飘地从天上飞过；我们还可以将土里
的虫子或牛身上的蚊子打死后，放在地上故意让蚂蚁发现，然
后看着那些小精灵抬着战利品雄赳赳气昂昂地打道回府。有
时，我们也故意恶作剧地引来两伙蚂蚁让它们打架，看它们群
殴为食而亡。

如今出门打工的渐多，土里刨食的渐少，加上机械耕种效
率高而受青睐，乡下喂牛的人家很少了，孩子们也几乎不放牛
了。但乡村孩子对牛的兴趣一点都没减少，前年我哥买了一
头牛，儿子见到后甚是喜悦，一有空就守在那牛身边，充满好
奇。儿子的伯母逗他：你每天给一元钱，我就让你去放那牛。
儿子马上回家找他妈要钱，说想天天放牛。

如今，我虽然带着全家离开了农村，离开了牛这种有情有
义的动物，但还是没跟它完全脱离关系。现在，我最喜欢的就
是接到儿时小伙伴打来的电话，邀聚的地点大多是在乡下某
个地方，有青草茵茵的山坡，大概率可以听到牛的叫唤。那样
的场面，总是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童年放牛的种种情境。

与牛相伴的童年
咏 琴

秋天，田地里的稻谷熟
了，金灿灿、黄澄澄的，一阵
风吹来，谷穗迎风摇摆，沙
沙作响，似乎在齐声呼唤农
人们赶紧把它们颗粒归仓。

天还没有完全亮，稻田
里已是热火朝天的繁忙场
面。一部分人负责收割稻
子，弯下身子，左手搂着稻
秆根部，右手紧握镰刀把，
一把一把吃力而又尽可能
快地割着，整齐地摆放在身
后。一部分人负责脱谷粒，
早期普遍用的脱粒机都是
人力驱动的，脚下踏板一
踩，起伏之间将上下的驱动
力通过齿轮转换成了箱体
内滚环的旋转力。负责脱
谷粒的人一边踩踏板，一边
两手握住稻秆根部，将稻穗
贴近高速旋转的滚桶，一粒
粒的稻谷便纷纷扬扬地落
在了机斗里了。

稻子收割了，那一根根
沉甸甸的稻子，奉献全部的
果实，完成了一生中最辉煌
的使命，就连剩下的稻草，也被农人视为珍宝。从散
落在地上的稻草中抓取一小撮作为绳子用，从稻草
秆子的七分处绕一圈打一个活结扎好，伸脚往扎好
的整捆稻草中间一勾脚，一撇一捺，一个稻草人便立
起来了。稻草人不能扎得太大，胖胖的稻草人，不容
易晒干，会从中间发霉变质。稻草人不能扎得太小，
瘦弱的稻草人，没有足够的力气支撑站立。一个个
身材匀称的稻草人，浑身散发着清新好闻的稻草香，
站立在收割后只剩下稻茬的田地里，站立在金黄的
太阳底下，站立在肃杀的秋风里。不两日，翠绿的稻
草经风吹、日晒，变得又干又黄。

干稻草是不能当柴火烧的，那样日子就太奢侈
了。因为特殊的地域，连绵几十里的村庄，地里只种
两季农作物，一季是水稻，一季是水仙花。稻子收割
后，干稻草要小心保存起来，绝不能被雨水随意淋湿
了。待到下一季种下水仙花种子时，铺盖在土面上，
既给予水仙花种子增温保暖，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挡
杂草的生长，避免杂草分食土壤的肥力。

堆草垛是保存稻草的最好方法，是个技术活，既
要防水，又要防风，只有把草垛堆得严严实实，才能
风吹不透，雨淋不入。稻草完全晒干后，大部分就近
在田间地头堆成圆锥形的草垛，方便在下一季使
用。小部分挑回家，在房前屋后堆成垛，作为生活用
草。

草垛是秋收的最完美收官之作。不几日，地里
的田埂上阡陌间，村庄的房前屋后，便如雨后春笋般
地冒出一个个蘑菇状的草垛。它们与房屋、树木、池
塘和谐的融为一体，诗意般地栖居在村庄、农田之
中，让整个村庄都洋溢着清幽的稻草香。

稻米归仓，有了美好的归宿。生活用的稻草也
被农人挑回了家，田埂上阡陌间的草垛，它们无家可
归，寂寞地挺立在田间，默默地等待与水仙花相遇，
而后相依相偎。

错落在田间的草垛，以亘古不变的姿态传承着
古老的农耕文明，似一幅静默的田园牧歌图景。从
村头逶迤到村尾的草垛，犹如高大的屋宇，在冬日暖
阳的照耀下，金碧辉煌，昭示着生活的富足与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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